
爱让善回归。爱让情重生

●专题策划：浙京现象

《藏羚羊》是一项京剧领域的“西部开发”项目；是一次跨省合作的全新

京剧创作活动；是一个强强联手新颖组团的独特演出形式；是一种运用国

粹京剧阐述“人性回归”，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戏曲行为艺术。

——导演的话

《藏羚羊》：

回家，让我们一起回家!
翁国生

现代京剧《藏羚羊》讲述的是一则凄美感人的现代童

话故事，它阐述了人性从恶到善的一种回归。剧本通过一群

青藏高原的少男少女用生命和鲜血来保护藏羚羊的故事，

来沟通人与藏羚羊之间日趋对立、日趋仇视的紧张关系，

来抚平杀戮和仇恨带给大自然的斑斑伤痕和阵痛。在我们

人类的“传统”思维中，人是世上所有生物的主宰，可以心

安理得地用其他生物的生命来谋取自己追求的利益、提供

自身生存的保障。殊不知人也来源于自然，本我于自然，只

是人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异化，以致把自己放到与自然本性

相对立的位置上，无序释放出“潘多拉魔盒”中的贪婪、

暴戮的恶之基因。因此，我们呼唤人类回归善良的本我，

回归和谐的自然，尊重自己的根源，珍重自己的母体。

《藏》剧正是基于这个主题，运用悲壮震撼的艺术手法来

表现当代生活中“人性怎样由恶向善回归?人类怎样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沉重思考。剧中巧妙地利用“藏羚羊”这

一独特的自然生物来充当沟通人间真情和爱的友好使者，

让人们跟随着它的视野，走入善良、美丽、充满人间真爱的

动物世界。我们想要告诉大家：每一个人都应该抛弃贪欲，

抛弃私利，回归真爱，和天地间的任何生物共存一个平等

的位置上。只有与自然界一切生物和睦共处、相亲相爱，

抛弃杀戮，消除敌意，才能健康、快乐、和谐地融身于整
上图：浙江省文化斤斤长杨建新(左二)

个大自然中!这就是本剧首先要阐明的主题和思想立意。 带领<藏羚羊>编导组去青海采风

下图．牦牛阵内的翁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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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鲜明本体民族特色的现代京剧

本剧的演出样式首先是民族化、写意化的，同时也是卡通化、歌舞化的，演员的表演NY各贝,IJ是夸张的、张扬

的。由于故事发生在少数民族聚居的青藏高原，表演的主体又是极具中同民族意韵的京剧院团，因此如何在

演剧中体现中国民族性的舞台写意韵味和浓烈的少数民族图腾色彩是本剧的一个关键要点。而在这种强烈的

民族风格化的审美追求中，则多角度地融入了欢快清新的现代因素：独特别致令人产生艺术遐想的现代舞美

制作材料和灯光照明灯源，具有现代音乐律动感和节奏感的合成配器和京歌演唱方法，挥发强烈视觉冲击力

的现代舞蹈和舞台行为动作，瞬间转换和交错叠加的“舞台蒙太奇”时空处理手段等。这些手法这出现代京剧

在传统与现代两种艺术理念在剧旨意识上、表现手法上、舞台呈现上实现了一个很好的融注和嫁接，使得它

既是民族的、本体的，又极具现代感和前卫性；它充满了沉重性和震撼性，但同时又洋溢着童趣和幽默感。

铸就起充满友爱的心灵之桥

在这出剧中包含着一个诗意化的舞台象征——“桥”!这是一座拯救人类心灵、连接人与自然美好心愿

的“彩虹桥”，是一座沟通人与动物友善心灵的“友爱桥”，更是一座人与动物坦露善良心底、鄙视丑恶贪

欲的“回归桥”。在残酷的杀戮、愚昧的索取面前，剧旨通过“藏羚羊”的引领，善良少年的劝说，让被物

欲极度诱惑的贪婪“盗猎者”在人间依存的无私真爱和真情面前产生了深深的反思和自省。尤其是“藏羚

羊”极具奉献精神、舍己救生的壮举——用层层生命搭就辉煌震撼的“羊尸桥”，使贪婪的“盗猎者”猛醒。

这一震惊心灵的举动让人类和动物的心灵深处默默筑起一座无形的和谐之桥、友善之桥和互爱之桥，它使人

类正确地认识自我并了解自然，抛弃狭窄的唯我自尊意识和贪婪无尽的索取心理，回归善良的本我，与自然

共生共荣!这座桥是一条咏唱真爱的人间纽带，是一首赞颂真情的天地金曲，是一扇张扬人性的心灵窗口，

是一声叩击人心的世纪警钟!本剧的整个演绎过程，正是一个艰难搭建和构筑这座心灵之桥的实施过程。

奏一曲清新可人．充满爱意的高原交响乐

《藏》剧的音乐结构是一种融注多元素的交合性构架。这其中有京剧本体音乐的基本元素，有音乐剧旋

万方数据



律结构的现代骨架，又有儿童剧鲜明的音乐气氛特征，还有浓烈的西北少数民族的地域性音乐色彩及藏传佛

教的音乐元素。音乐主体形象随着剧中四个小主人公和藏羚羊们心理历程的不断深入而展开一次次旋律上的

舒展、叠加、变奏和提升。由于整个戏自始至终在舞台上展现了人类和人类之间、人类和自然之间、藏羚羊

和人类之间几大阵营的对峙和几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和生活天地，所以音乐明显地表现出这几种不同人物的内

心精神境界、环境的场景气氛和整个剧旨所交代的舞台意境。如：人类和藏羚羊面临险境的绝望、坚韧和反

抗的剧烈内心活动；青藏高原、青海湖的神秘、清澈、辽阔、壮美，可可西里大沙漠、大风雪的蛮荒和冷

酷；雪狼群的暴虐和残狠；盗猎者的贪婪和愚蠢等几种反差极大的人物内心节奏和场景音乐。

主题曲《悄悄地回家》是一首童谣体的抒情京歌，是本剧中最重要的一条主线旋律，她着重渲染了本剧的

主题立意，外化了主人公的内心情感，推进了戏剧矛盾的逐渐深入，在剧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主导作用，是一首

用旋律倾情描述人类和藏羚羊共同思念自己温柔故乡的主题歌。《猎羊歌》是本剧的一首副主题曲，它将现代

“踢踏”和“说唱”的音乐形式交融进京剧的唱腔中，多元化地塑造一群贪婪但又笨拙的盗猎者形象。两首曲

子在音乐节奏、气氛渲染以及配器手法上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从而成为两种主观意义的象征：一种象征着沟通

和理解，一种象征着占有和垄断。《雪狼歌》则是表现凶狠残暴的雪狼群体形象的副主题曲，它用音乐来塑造

高原雪狼这一怪异、暴烈的舞台形象，音乐节奏犹如重金属般的频频撞击，唱腔旋律犹如狂风暴雪般的歇斯底

里，甚至某些地方还故意出现狼嚎时的狂暴破音和嘶叫怪音，让观众在听觉冲击力十分强烈的音乐形象中直观

地领略到了高原雪狼可怖的追逐和绞杀，从而反衬出剧中小主人公和藏羚羊不怕艰险、不惧残暴的坚强意志。

音乐在本剧中又有着一定的多变性和多意性。每当主人公遭遇挫折时，由美丽可爱的藏羚羊组成的歌队

会在主人公的意识流程中哼唱起蕴涵某种哲理启示的背景曲，来评说主人公此时此刻的内心思绪和行为准

则，例如《天空是星星家》《跟我走吧》《让我们都找到家》《抱一抱温暖你》《生死桥》等。而另一组表

现剧中小主人公心理活动和感情纠葛的唱腔，则更强调它的内在情绪张力和外在的旋律节奏：如赛珍的《枪

声响已打破宁静》、赛珍和赛姆吉吾毛的《躲过凶狠的雪狼》、才让的《舍身饲虎》、吴楚的《风啊一片片

把我撕裂》等咏叹唱段，在唱腔音乐的旋律气氛上呈现出一种人性的反思、矛盾、抗争和转变，从而与温柔

亲和的《悄悄地回家》、狂野强劲的《猎羊歌》以及怪异另类的《雪狼歌》等主题乐曲形成色彩上的反差。

观众听了这种音乐形象的倾情述说后，更加反感人类无端破坏美好自然的蛮横做法。从这种意义上讲，它也

是对本剧主题立意的加深在音乐唱腔上的有效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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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写意的手法呈现人与自然的美好和秀丽

青藏高原和可可西里戈壁滩的独特场景是本剧重要的舞台主体形象，因此，我们在舞台空间中设计了一

个多面结构、多变形状、多层角度的主体组合平台，随着剧情的进展，演员表演的深入，舞台场面的铺排，

组合平台不断地在音乐配合、灯光渲染下进行有目的的转动、位移和拼接。在这些过程中，高原雪坡、冰崖

峭壁、高耸山脊、断垄残宇等不同的戏剧场景一一浮现。尤其是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雪崩”效果，是本

剧起呈转合的关键点，呈现了自然条件强烈的突发性和残酷性。

灯光是本剧展现情感冲突、完成主题提升的辅助表现手段。“风雪交加”、“雪崩”、藏羚羊献身救人

的“搭就羊尸桥”，小才让“舍身饲狼”的壮举； “故乡草原”的翠绿清新、 “银色雪夜”的阴冷寒朔、

“众心诵经”的的庄严辉煌以及“盗猎羚羊”的凶残可怖，都通过灯光的铺设呈现出来。

颇具西北意韵的组合平台在一种流动性的气氛和情绪中进行转动，许多规定情景常常在灯光变幻中呈现

出场景的跳跃性变换。因此，各个场景中放置的大道具和剧中人物手持的主要物件就成了点明规定情景的重

要象征和推进戏剧矛盾的独特用具。例如：僧人击打的大鼓、佛教仪式中的藏教长号、巨大的荒野兽骨、色

彩缤纷的经书彩旗、藏教寺院的转经法轮、高原特有的晶莹冰渣雪堆、血迹斑斑的藏羚羊皮等，这些道具都

做得精致逼真，同时又具有旷古感、民族感、宗教感和物质感。

五彩斑斓的民族色彩，充满情趣的童真造型

由于本剧是一出现代京剧，这就要求人物造型设计一定要具有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夸张性，要与现实生活

拉开距离，要在具体的现实形象上进行艺术化的变形。例如：藏羚羊、雪狼、牦牛等高原动物都赋予它们独特的

造型特征，采用卡通幽默的造型、现代前卫的服装式样来塑造。而藏族人物的服饰则运用大色块的色彩拼接、

鲜明的民族风格化的图案设计来呈现。头戴西北皮风帽，脸蒙黑巾，腰扎藏袍，脚登长简马靴的盗猎者形象，则

把他们那种蛮横、笨拙的人物感觉，鲜明地得到体现。藏刀、羊皮袄和狼牙胸饰则反衬出盗猎者愚昧的炫耀。

用奔放优美的舞姿来述说情感的激越和自然的奇妙

现代戏曲和音乐剧都有一个共同的表演特性，那就是用热烈奔放的歌舞场面来渲染人物内心的激情和期

望。定位现代京剧的《藏剧》更着意在这方面进行一定的渲染和铺排。全剧的舞蹈编排共分两大部分，即动物

世界的跳跃性舞蹈和人类内心情感外化的仪式性舞蹈，前者有表现藏羚羊群的“羚羊舞”、“迁移回家舞”、

阿姆和冬格尔的“双人舞”、雪狼的“风雪追逐群舞”、 “牦牛舞”、藏羚羊与雪狼的“生死搏斗舞”等。后

者则包括盗猎者的“猎羊舞”、赛珍两姐妹和才让、吴楚的“风雪搏斗舞蹈”、赛珍阿妈和乡亲们的“诵经祈

祷舞”、全剧结尾的藏族“呀啦唆舞”等。在这两种极具反差的艺术形式中，藏羚羊的灵巧可爱、雪狼的凶狠

残暴，盗猎者的蛮横贪婪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几位小主人公的活泼青春、故乡阿妈和乡亲的翘首期盼、盗猎

人的贪婪无尽也都在复杂的舞蹈语言中得以充分的展现。可以这样说，这个戏的舞蹈设计是一种“现代舞蹈元

素和京剧传统程式的共融和嫁接”，是在舞蹈设计和京剧技导在总导演的主体构思下进行的全新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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